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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诗诗 歌歌

邱振军

从库尔勒出城不久，汽车就离开国道，
进入石油公路。所谓石油公路，就是由油田
出资修筑的通向各个油井的道路。

前方，是茫茫的戈壁，是黄沙漫漫的塔克
拉玛干沙漠，以及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井架。

那里，刀山剑树、乱石穿云，道路每前进
一步，都要搬掉一座石块风化的山头。在那
里，你只能仰看山头，俯视道路，惊讶地张开
嘴，为造物的神奇，以及人类挑战自然的壮
举而慨叹。

车子正全速奔驰在戈壁上。这一片戈
壁，只是塔克拉玛干的沙漠边缘。虽说北边
是高耸的天山，南边是巍巍的昆仑，但是，此
刻这些山还只是躺在地图册上。在我们的
视野里，地平线的远处，仍然是无遮无拦的
穹窿和淡淡升腾着的云朵。

突然，道路两边变成一片银白。莫不是
昨夜落下一场白雪？那单纯、清莹的白色刺
激着我们的眼睛，使人产生一种幻觉，误以
为是行驶在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

可细观察，这雪没有一丝寒气，也没有
在艳阳下消融过的痕迹，而且远远近近的草

丛上竟没有白色的覆盖。这究竟是什么呢？
“那不是雪，是盐碱。”和我们同行的黎

京强给出了答案。
黎京强是胜利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

生产运行科副主任师。1990年5月，他跟随
公司60160队到新疆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
至今已整整32年了。

在沙漠公路通车前，石油人出入沙漠都
是坐“沙漠车”，路上随着沙丘的起伏而颠
簸。一路下来，五脏六腑都会发生“大挪
移”，到达井队时还可能会呕吐不止。想起
自己曾经坐沙漠车的经历，黎师傅至今记忆
犹新。

现在好了，不断修缮的石油公路，像一
支黑亮的箭镞，直直地射向前方，挺进大漠
深处。行驶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沙漠石
油公路的北端，塔里木油田轮南作业区，这
就是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的沙漠公路
北起点，沙漠石油人都知道的沙漠公路零公
里处。

沙漠公路通车到现在已经近 30年了，
每天过往的车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通连
着南北疆。

一条长522公里的沙漠公路，两边是一

排排新植的抗旱植物：红柳、沙拐柳、沙蒿。
在这些高高低低的植物脚下，是一条条滴灌
的皮管，把水源输送到它们的脚下。这些植
物，随着栽植时间的不同，分出高矮，有的已
蔚然成林，有的尚嫩枝待发。但是不管如
何，它们都浸润着石油工人的汗水，寄托着
石油工人的理想，连接着石油工人的情感。

已在公司生产运行科工作了10多年的
黎京强，因为工作需要去一线井队帮助搬迁
作业。当车子再次行驶在这条沙漠石油路
上时，抚今追昔，黎京强眼里噙满泪水。

32年前，在山东淄博火车站，黎京强和
60160队的30多名工友，身穿鲜红的石油工
服，戴着大红花，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
英姿焕发，坐上火车，开赴新疆塔里木。黎
京强就是南疆沙漠中的第一批拓荒者和寻
路者，三十年如一日，用坚实的足迹踏出了
一串串闪光的人生足迹。1991年，60160队
实现了5000米深井“五开四完”，全年开钻5
口井，打完了4口井，进尺超两万米，创出全
国深井队年进尺新纪录。

一代代西部石油拓荒者，前赴后继，用
汗水浇灌着这条石油人的生命之路，让石油
路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

沙漠中的石油公路

雒 伟

前些日子，我在公寓食堂看到了一群
可爱的新面孔，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嬉嬉
闹闹。这群年轻的“蓝精灵”按捺不住初
到中天合创的兴奋和激动。他们青春靓
丽、活力四射，像极了8年前的我们。

8年前，中天合创招聘了 800名大学
毕业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当年，我们齐
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开启
了一个月的集训模式。同样的年纪，一样
的梦想，短短几天大家便处成了志同道
合的朋友。随后，大家还自编自演了中
天合创第一届迎新晚会，众人纷纷登台
献艺，吹拉弹唱舞，有才者比比皆是。我
也不甘居于人后，壮着胆子唱了一段京
剧《智取威虎山》，没想到“一唱成名”，让
大家都记住了中天有一个爱唱戏的年轻
人。这也成了我引以为豪的事。

这些年，我亲身经历并见证着中天合
创蒸蒸日上，也目睹了奋斗者的精彩传
奇。这片承载梦想的沃土——鄂尔多斯
图克小镇，到处都有感人的故事。

我清楚地记得，2014年 8月 4日，我
一个人拖着拉杆箱，满怀憧憬辗转来到离
家乡 800公里外的鄂尔多斯，近 10个小
时的颠簸，眼中的黄土渐渐失去了故乡的
味道，绵延的毛乌素沙漠倾诉着无尽的荒
凉。八月的鄂尔多斯已有凉意，我在心里
不止一次问过自己，竟然还有如此荒无人

烟的地方？面对偏僻而又荒芜的陌生环
境我犹豫了，是走是留，难以抉择。

最终我没有走，因为和我有一样梦想
的年轻人都没有走。穿上了这身最美的
工装，肩上就有了责任。

千人誓师大会拉开了中天人挂帅出
征的旌旗，我也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匆匆
奔向金陵石化实习。

临走时，我看了厂区最后一眼，只有
开挖的桩基，零星的水泥方柱孤独矗立。
远处，众多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

在金陵石化实习期间，我们一个个求
知若渴，跟着几十年工龄的师傅从头学
起。初识流程图，傻傻分不清，师傅方翔便
带着我一个设备一个设备地找，从设备到
管线，到阀门和仪表，捋了一遍又一遍。直
到我看仔细了、记清楚了，他还是不放心，
嘱咐道：“这是基本功，以后回到自己单位
也要按这个程序把流程摸清楚了，阀门的
位置闭着眼睛都要找得到。不然，弄错了
是要出事故的，你后悔都来不及。”

2015年5月，我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图
克小镇。步入现场，满眼都是震撼和激动。
在沙漠腹地，塔器入云、管架纵横，一派逶迤
磅礴的景象。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天速
度”！

我们陆续住进了新建的6栋楼，四人
间、高低铺，新的被褥有一股淡淡的棉花
香。

我每天都在接触新的挑战。2015年

底是开车试车阶段，最累，也最熬人，却也
是长知识、长见识的最好锻炼机会。我们
常常是忙到凌晨一两点，休息三四个小时
起来继续。大家跟打了鸡血一样，没有攀
比、没有抱怨，就想着把车开起来。装置
主任黄书华也跟着大家一起连轴转，有时
候试车他忙得顾不上吃饭，别人劝他抽空
吃个饭休息一会儿，他大手一挥，“没事，
开起来再吃，走了，我不放心”。

就这样，在图克小镇夜空的繁星见证
下，我们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也
收获满满。

2016年 9月 24日，装置产出了第一
批合格的甲醇产品，奋战的中天合创人交
出了一份满意答卷。中控室，掌声雷动；
厂区外，鞭炮齐鸣。我站在框架上，俯视
灯火璀璨、听到机声隆隆，成就感油然而
生。一个个装置从无到有，一个个机组轰
隆隆地转起，整个厂区一下子热闹了起
来，有了生命力。

如今，8年前一起来的实习生，很多都
成了各个装置的顶梁柱和行家里手。有
的当上了班组长、技术员，更有佼佼者
——90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欣，
成了我们的奋斗标杆。我也凭着一股子
韧劲和干劲，学到了受益终生的宝贵经
验，更加坚定了扎根图克的信心。

中天合创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我
们的事业，以及爱情、友情，像格桑花一
样，在这里美丽绽放。

这些年这些年，，我亲身经历并见证着中天合创的蒸蒸日上我亲身经历并见证着中天合创的蒸蒸日上，，也目睹了奋斗者的精彩传奇也目睹了奋斗者的精彩传奇，，
在鄂尔多斯图克小镇在鄂尔多斯图克小镇，，到处都有感人的故事到处都有感人的故事

王淑梅

在这片黄河入海的地方
少了几分诗意却多了几分荒凉
夏天沐浴汗水
冬日拥抱风霜
风餐露宿 寒来暑往
石油姑娘
凭借对石油事业的热爱
把花一样的青春种在盐碱滩上

我为祖国献石油
这是高亢的歌声
也是最坚定的信仰
女子作业队 女子钻井队
听起来格外响亮

钻塔高耸是最美的风景
钻机轰鸣是最动听的歌声
爬井架 下水沟 抡管钳 扛油管
让躺井复活 让低产变高产
让地下的石油汩汩流淌

把柔情埋藏在最深的地方
看似瘦弱的肩膀
扛起钢铁般的责任和担当
敢与日月星辰较量

井场上书写岁月
黑色的油花里吐露芬芳
春风是最暖的行囊
彩霞是最美丽的衣装
笑声把盐碱滩点亮

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石油娃们没有忘
曾经 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
铁姑娘

李鸿浩

茫茫武陵山脉，10 年前陡生“新树
种”——采气树。蓝白相间的野营房与气井
紧紧相随，组合成山林气海中的一艘艘“战
舰”。这是因页岩气的开发而形成的独特风
景。“战舰”群的壮大彰显着气田的发展与勃
勃生机。

焦石镇西北的江汉大道，是随山势向上
翘起如航母甲板一样的柏油路，横贯涪陵页
岩气公司焦石基地前，也被称为“航母大道”。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蓝白野营房里的
人轮换更迭，但不变的是深入骨髓的红色基
因。那时，怀着建设“大油气田”梦想的拓荒
者从四面八方涌来，靠着“哪里有石油，哪里
就是我的家”的豪迈气概，一间间野营房就
是简陋但充满希望的居所。

不足十平方米的野营房通常住 2至 4
人，隔音效果很差，这边轻轻的鼾声，隔壁都
能听到。还有不请自来的老鼠、蟑螂、蚂蚁，
反客为主把有限空间弄得“鸡飞狗跳”。但
石油人乐观豁达，白天战天斗地保供上产，
晚上与“杰瑞”“小强”斗，其乐无穷。

如今，野营房依旧是标配，只是个中滋
味不同。女工的房间相对雅致，洁净的窗、
平整的床、狭小空间归纳齐整，营房外旧物
改造的花盆种的各色花卉绿植，让宿舍区生
机盎然；男工的房间少了细节处的优雅，却
有着粗放和随性。

在焦石最好的休闲是走路，边走边看山
观云，纾解一日疲惫。雨天袅袅烟雾时聚时
散，树木朦胧婆娑，若隐若现宛如神仙居所，
晴天光影通透，天蓝如海白云飘，民居点缀
山间，恬淡淳朴。当然还能看到高耸的钻
塔，目睹“井工厂”制造气田“战舰”，特别是
夜里，钻塔上的灯光犹如最亮的星辰，点亮
石油人心中的图腾。

气田的立体开发深入，给“战舰”注入新
气势，采气树扎根山脉，气龙奔涌、火凤腾
飞，滚烫的血脉，激情燃烧的岁月，如焦炭的
山石镌刻历史的荣光。山林青、气井黄、营
房蓝、石化红融入页岩气开发参建者血液
里，承载着无数焦石“移民”创业的豪情、工
作的艰辛、环境的荒凉、迁徙的乡愁，也恰是
这些因气而生的色彩，皴染出他们的精神高
地。

饶 艳

“呲呲——”随着一阵细微的声响，一股
浓烈的西瓜霜味充满了整个空间，邻桌的“博
士”又在往嘴里喷洒大量西瓜霜。一年365
天，“博士”有300天要往嘴里喷西瓜霜。“唉，
老夫的嘴又溃疡了。”一声长叹后，“博士”走
出办公室，到生产线忙活去了。

“博士”是洛阳石化薄膜车间的工艺工
程师，姓周名海，因好学肯钻研便得了此雅
号。对于大伙儿的称赞，他总是一本正经地
说：“干工作咋能不认真呢？再说咱还是个
党员呢。”

周海是 20世纪 90年代初的技校毕业
生。当时，他的理想是去炼油装置，可偏偏
被分配到了薄膜厂。“岗位只是平台，工作是
自己干出来的”。师傅的话醍醐灌顶，扫去
周海的心头雾霾，铆足劲儿学习岗位技能。
工作之余，他相继取得大专、本科学历，并成
长为技师。

后来，企业根据发展需要，新增上了一
套薄膜装置，需要招募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周海在众多竞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到新装
置上岗。30岁，正值人生绽放时节，周海拥
有一笔丰厚的经验财富，在别人眼里复杂难
懂的流程图、设备位号，对他来说都不是难
事儿。

“我有10年薄膜生产线的工作经验，选
择我，你会突飞猛进，学习过程也会轻松愉
快。”班长竞聘中，周海的演讲接地气、入人
心，赢得了最高票数。装置开工，他不负众
望，带领班组出色完成“开车一次成功”的重
任。在大伙儿击掌相庆时，他嘻嘻笑着，从
兜里掏出西瓜霜“呲呲”往嘴里喷……

2020年，周海以突出表现走上了工艺工
程师岗位。他参与编写的优化珠光膜生产方
案，成膜率较上年提高7.16%；他提议实施的
生产方案，有效攻克了消光膜生产难关，使产
品优级率从75%提升至95%。

“博士”好学肯钻研，却不失幽默风趣。
一次，他看到一名青工不按要求摆放工具，
就说：“天天给你们讲现场规格化，嘴都讲溃
疡了，还记不住？”末了，一瞪眼捂着嘴走
了。于是乎，“嘴都讲溃疡了”成了他的

“梗”。看到有谁不遵守规章制度时，大伙儿
便说：“‘博士’嘴都讲溃疡了，你还记不住？”

“博士”还很能吃苦。工作20余年来，
他从一名操作工到今天的技术人员，不管角
色怎么变，承担的都是最前线的生产工作。
为了维护装置的平稳运行，加了多少班，连
他自己也算不清楚。

和“博士”坐邻桌三年多时间，我常叫他
“红心萝卜”——因为心里美啊！在他身上，
让人感受到了一名基层技术人员敢于负责、
有担当的人格魅力。

黄河滩上 付建智 摄

常建军

1985年，我随父母搬到了二分场。二分场是胜
利油田为安置职工家属的农业点，也被称为农场。当
时，油田每个二级单位都有农业点，工农村、丰收村、
稻香村等名称，无不透着浓浓的乡村气息，体现着鲜
明的时代特色。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却有着和农村一样的
生活方式。家属阿姨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行着
田间劳作。职工们则要坐上班车，到不同的单位上
班，从事着采油、作业等工作。

初到农场，我有着诸多不适应。没有油田基地的
繁华，这里不通公交车，出行极不方便。几个小卖部，
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逢年过节置办年货，则要到
几公里以外的集市上。再多的不适应，生活还要继
续。父亲找来砖头和水泥，拉起了院墙，搭起了凉
棚。母亲则开辟菜地，种上茄子、辣椒、西红柿，一番
收拾下来，生活气息渐浓，心境也稳定下来。

小麦和玉米是农场的主要农作物。农业劳动的
组织方式和农村如出一辙，生产大队下面设有小队，
小队下面是班组，能吃苦、肯奉献的人会被选为领头
人，劳动报酬采用工分制，平时记录，年底发放。

夏天正是玉米生长的季节，也是田间劳动最为繁
重的时候。玉米从长出幼苗开始，就要进行施肥、除
草，任务是分派到人的，一人多高的玉米，将田地挡得
密不透风，人在里面锄地、拔草，不一会儿就全身湿
透，闷热难耐，稍不注意，身上就被叶子划出道道血
痕，汗水一出，浸得生疼。

有一年夏天，母亲对我说：“明天你去帮我拔草
吧！”当时的我正是贪玩的年纪，本想拒绝，又怕母亲
责怪，还是极不情愿地跟着去了。起初，我学着母亲
的样子，蹲在地上拔草，心不在焉地干了起来。随着
气温升高，暑热难耐，再看看望不到头的玉米地，我的
心头涌上一股无名之火，索性一屁股坐下，哭了起
来。听到哭声，母亲走了过来，看着我赌气踢倒的玉
米，本想责骂，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不愿意干，
就回去吧！”说着，捡起草帽，给我戴上，接着又转身继
续忙碌。时隔多年，我每每想起，自责万分，后悔当时
年少不懂事，体谅不到母亲的辛苦。

八月末，玉米成熟，母亲和其他家属阿姨要将玉
米掰下，再用包袱背到地头，如此往复，直至将玉米掰
完。接下来，就要将玉米运到场院，进行晾晒，再将玉
米脱粒，装进麻袋。母亲的腰病就是当时落下的，半
人高的麻袋，几千斤的粮食，装完卡车，早已累得直不
起腰。夕阳西下，结束劳作，算是难得的轻松时刻，母
亲和伙伴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汗水在晚风中渐
干，疲惫在笑声中消解，落日、晚风、笑脸构成了一幅
最美的画面。

母亲用汗水浸润着年轮，用坚韧诉说着岁月，不
服输、不懊恼，也从不抱怨。

1989年，是搬到农场的第4个年头。“准备准备搬
家吧！咱们要搬到采油厂驻地了”。那日，父亲一回
到家就带来了搬家的消息。听说要搬家，我心中竟然
有几分不舍，从刚来时的不适应，到渐渐喜欢上这里
的田园生活，习惯了这里的清晨黄昏。听父亲说，搬
家后母亲就不用从事农业劳动了，我又由衷感到高
兴，冲淡了那分不舍。后来才知道，搬家是因为胜利
油田结束会战体制，东营地区的采油单位分为三个采
油厂，分到不同采油厂的职工要搬往属于自己的单位
驻地，家属自然也要跟着搬迁。随着时代变化，经济
发展，胜利油田体制悄然改变，农业点也完成历史使
命，退出了历史。

家属群体，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油田的
发展，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胜利油田功勋簿上也有她们
的名字。如今，和母亲年纪相仿的家属阿姨，大多进入
了古稀之年。她们的子女，大多成为建设胜利油田的
主力军，为打造百年胜利接续奋斗。

农场岁月

盐碱滩上绽芳华

焦石色彩

邻桌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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